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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神话：人类文化的源头

任何一个古老的民族，都有一个神话的童年；任何一种

悠久的文明，都有一个神话的源头。而且，在物质获取能力

和生产能力都极为低下的这个童年时期，人类却表现出令人

吃惊的活跃思维，有着与现代人类相比也毫不逊色的精神生

产力。

今天，一般人对神话的态度已变得相当轻慢。当人们相

互之间谈到什么极为荒诞不可信的事情时，脱口而出的一句

话就是“：行了，你别编神话了！”神话被认为只是一种人类

社会初期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时出现的幼稚想象，似乎是漫

不经心、出于好玩似地“编”出来的，而忘记了它诞生之时

的严肃与郑重，它对当时人类的性命悠关般的份量！

作为人类所编织出来的一个幻想与想象的天地，神话体

现着人类自我意识最早的萌生，是人类精神生产最初的表现。

不妨遥想一下，当原始先民处在极其严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，

尚不具备多么强的生存能力，生存之艰难与周围的动物仿佛

相似时，作为人，他们在精神意识上与动物拉开距离的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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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方面、他们的努力、他们的企盼、他们作为“人”这么

一个类而存在下去的信念与实践就正是图腾、原始宗教、神

话之类了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神话，是人

类文明产生的苗床和人类文化发展的基因。就其是幻想和想

象而言，神话的确是“编”出来的；但就原始先民之所以需

要、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想象和幻想而言，神话却是人类灵魂

深处沉甸甸的产物。

纵览世界各个民族，它的古老文明、它的历史骄傲、它

的文学辉煌，总是往往使人首先想到这个民族的神话。作为

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、埃及、巴比伦、印度、波斯、古希腊、

罗马，中东沙漠中的希伯莱民族，都以各自优美丰富的神话

显示着自己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历史渊源。

在谈论中国古代神话前，我们不妨稍稍浏览一下我们这

个世界各种文明所诞生的五彩纷呈、各具特色的神话：

埃及上古的宗教与神话十分发达，著名的古代文献《亡

灵书》中提到了五百以上的神，其中许多一直活跃在民间信

仰中，如太阳神“拉”、丰产之神和冥府之神奥西里斯、好战

女神涅特、文字神托特、真理之神玛阿特等等，而法老作为

太阳神的化身更是受到推 尼罗河畔金字崇，法老的巨墓

塔的宏伟无可争辩 年左右，埃地显示着这一点。在公元前

及出现了一部名为《拉神与奥西里斯的仇敌阿佩的失败》的

神话传说集，这是埃及创世神话中系统程度最高的作品。

巴比伦神话对世界神话的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，著名的

洪水和人类再生的神话就首先记录于此。其古代著作《埃努

玛、埃利什》、《伊什塔尔下降冥府》、《咏阿达帕的史特》、

《吉尔伽美什》等，都记载有大量的神话，可惜多已亡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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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的神话集中于其宗教经典《吠陀》中，而它那两部

著名的史诗《摩诃婆罗多》和《罗摩衍那》也记录了许多古

代神话和传说。

著名的希腊神话则散见于赫西俄德的《神谱》、荷马的两

大史诗《伊里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、以及当时许多抒情诗人和

悲剧作家的作品中。罗马人则大规模地借用了希腊神话，将

之与许多原来的罗马的神溶合，或保留希腊名称，或赋以罗

马名称，整个古希腊罗马神话成为欧洲文学艺术一代接一代

广泛使用的“武库”。

希伯莱文化的源头也富于神话色彩，《旧约》中有许多神

话，除了极为严肃的宗教意味外，更富有超出宗教的深刻人

生启示与艺术魅力。

波斯神话大都保存于拜火教经典《阿维斯塔》中，虽后

世纪又陆续加以搜集重遭战火焚毁，但在 订。

北欧神话则集中于神话诗集《埃达》和史话集《萨加》两

部书中，它们记录了有关世界的创造、毁灭和再生的神话传

说，也描绘了这个地区社会末期的社会矛盾。恩格斯曾以

《埃达》中的一首代表作《佛卢斯泡》为例来说明海盗时代氏

族社会瓦解时诸神的没落和世界的毁灭、大灾难到来以前的

普遍堕落和道德败坏，以及母系社会的残余痕迹。

日本的神话典籍《古事记》是元明天皇在和铜五年（公

年）命太安麻吕编撰，元 记载了远自天地开辟一直到推

古天皇（ ）间的“古事”。

中国的神话，同样是产生于原始群和血缘公社的远古时

期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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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，中国西北高原、华北平原、长

江流域、东南沿海都有了远古人民活动的遗迹。至新石器时

代中晚期，则进入母系氏族社会高度发展阶段，在黄河流域、

长江流域，这种母系氏族社会更发展至全盛时期，这就形成

了神话出现的历史背景与心理背景。因此中国古代神话中出

现了不少女性神话人物，如女娲、羲和与西王母等。父系氏

族社会建立后，原始艺术中又出现了男性神话人物形象，在

许多神话人物形象之间，也相应出现了辈分和谱系。氏族间

的聚合与合并结成了部落或部族。部落、部族及部族联盟的

出现，带来了部落或部族间的争战，这就构成了反映不同部

落或部族间关系神话的产生基础，中国神话中共工与蚩尤大

尤大战，以及黄帝集团与炎战，黄帝与 帝集团争战的神话，

大都具有这样的性质。

同世界各古老民族的神话在实质上相同，中国古代神话

中远古人民种种幼稚的思索与追求，多方面地反映了原始人

的宇宙观；其中寓含了原始科学、原始哲学、原始宗教的因

素。相信有超自然的主宰、相信万物有灵、相信灵魂和神灵

的存在等种种原始观念和意识，以及图腾崇拜、巫术信仰、自

然崇拜、祖先崇拜等组成了原始人世界观的因素。同时，中

华民族生存的土壤、发展的需要、民族文化中的种种因素，又

共同制约了中国神话的主题、内容、意蕴和风格，使得它在

整体上既同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话有着相同相通的东西，属于

全人类的共同追求、共同拥有的东西，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民

族性质和民族气派，呈现出中华民族历史初期就积淀下来的

文化内容。

神话本身，自然不是可以用 明的历考古学上的发现来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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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，因为它毕竟是发生于远古先民头脑中的精神活动；然而，

神话不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源头，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历史

的源头。说它是源头，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，而且因为它

深入到一个民族精神的深层与核心。它是这个民族宇宙观、人

生观形成的雏形，深深地契入到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

精神；它对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从人生态度、天

人关系、处世哲学一直到人情世故、风俗习惯、生丧娶嫁⋯⋯

等等，有着微妙的、或者依然相当显明、或者考证起来已经

相当困难的影响；它也是一个民族在精神生产上的创造性和

想象力的开端和奠基，对这个民族的艺术发挥着延绵不绝的

影响。

“曰：遂古之初，谁传道之？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冥昭

懵暗，谁能极之？冯翼惟像，何以识之？明明暗暗，惟时何

为？阴阳三合，何本何化？圜则九重，孰营度之？惟兹何功，

孰初作之？斡维焉系？天极焉加？八柱何当？东南何亏？九

天之际，安放安属？隅隅多有，谁知其数？天何所沓，十二

焉分？日月安属，列星安陈？出于汤谷，次于蒙汜，自明及

夜光何德，死则又育，晦，所行几里？ 厥利维何，而顾菟在

腹？女歧无合，无焉取九子？伯强何处？惠气安在？何阖而

晦？何开而明？角宿未旦，曜灵安藏？”

中华民族的大诗人屈原，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感人至深，

他那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执着入世精神，

神话色彩的“天问千百年来为人景仰，而这般充满了 ”，则显

示了在浓郁的中国古代神话的氛围中，他无拘无束、上天入

地、辽远开阔的心灵世界，折射出我们民族的自由求索精神，

导出了我们民族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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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永恒的魅力：

人类“童年”的真挚

真正的神话是不死的，但真正的神话也是不能重新出现

的。这或许正是神话为后世人们所珍视，神话对后世人们具

有永恒魅力的深层心理原因。那些能够一再得到的东西，人

们是难以真正珍视的。

对古希腊神话十分熟悉而且极为喜爱的马克思，曾经充

满感情地赞叹神话具有一种“永恒的魅力”。这是一种什么样

的魅力？人类的文明 无论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，已经

发展到今天这般的成熟，为什么在现代人看来无疑是极为稚

嫩的神话仍然生命长存，决不因时间的流逝和人类的成熟而

死掉？

出于对神话那种神奇魅力的向往，也由于创建一个神话

的世界可以为人类极其复杂微妙的精神活动、为文学艺术家

们的精神漫游提供纵情驰骋的无限天地，所以，从欧洲文艺

复兴时但丁的《神曲》、密尔顿的《失乐园》到前些年轰动一

时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；从中国的《西游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到

西方国家久盛不衰的科幻电影，人们似乎可以举出不少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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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来说明神话的再生能力。但是，事实上，神话只能产生于

人类的童年。当人类的生存能力、生存环境和心态、精神状

态进入到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，神话就难以再产生。这就好

比有时成年人也想重现儿童的天真，但却总令人感觉缺乏真

正的童真童趣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成年人已经不可能再转换

到儿童的思维和逻辑。

所以，即使上述这样的借用神话或再造神话的人类精神

生产会一代接一代地延续下去，会结出许许多多美不胜收的

奇花异果，但它们已经毕竟不是真正的神话了。在根本性质

上来说，它们已成为一种“成年人”睿智的借用，而恰恰因

其睿智而不再具有那种童真自然；它已成为一种文艺创作方

法的运用，吴承恩、蒲松龄这样的作家，其头脑中显然不再

是远古先民那种真正的神话思维与逻辑，体现在《西游记》、

《聊斋志异》这样的神话仙话类的文学作品的，不再是原始神

话那种面对宇宙万物极为认真而又极其自然的思维与逻辑。

这就是真正的神话不可再现的原因。

我们来看一则并不算十分著名的中国古代神话：

东南方的大荒之中，有一对名叫“朴父”夫妇，两人身

高千里，腹身之粗也与此相似。天地刚刚创立时，两人被派

去治理河流，开导百川。可这一对很懒，不上心不用意，搞

得河或深或浅，或隘或塞，于是被贬谪。禹被派来重新治理

洪水，而这一对夫妇却赤身裸体站立在东南方，不饮不食，也

顾不得严寒酷署，所能饮用的唯有天露。他们一直要等到黄

河水清，才能够重新回去导护天下河流。可是要黄河水清，唯

有海与河水流相绝才能办到。

《山海经》中的《神异经》讲了这个天地之初洪水治理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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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话故事。它是如此地纯朴认真，体现于其中的思维与逻辑

是那样的幼稚，然而，恰恰因其纯朴而具备了一种童真的诗

意，因其认真而显示了一种质朴的美丽。对我们今天的读者

来说，认真讲述着这种神话的原始先民，甚至还染有那么点

令人莞尔、令人回味的幽默。“他们做了这些东西，本不是存

心作伪以欺骗民众，实在只是真诚的表现出他们质朴的感想，

无论其内容与外形如何奇异，但在表现自己这一点上与现代

人的著作并无什么距离。（”周作人《神话与传说》，马昌仪编

《中国神 页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年话学文论选萃》

月第一版）真诚地相信着其实是自己所幻想出来的这神奇

的一切，真诚地相信着它们的现实性与合理性，将自己的生

活与存在与之紧密联系，这就是神话思维的本质。

“仓帝史皇氏，名颉，姓候冈，龙颜侈侈，四目灵光，实

，生而能书。及有睿德 受河图录字，于是穷天地之变，仰观

奎星圆曲之势，俯察龟文鸟羽、山川指掌而创文字。天为雨

粟，鬼为夜哭，龙乃潜藏。”（《黄氏逸书考》辑《春秋元命

苞

“苍颉作书而天雨粟、鬼夜哭”，对此，远古先民是真诚

地相信，因为在他们的思维与逻辑中，对人类来说那般重要

的文字，就必须是这般神秘而又震撼人心地产生，这不是哪

一个人的夸张想象，而是那个时代群体的逻辑思维、思维逻

辑，因此有着质朴的趣味；到了今天人类已经能够科学地解

说这类问题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再来作这样的“神话”，就不但

没有任何魅力，而且只能是愚昧了。

“昔者初民，见天地万物 变异不常，其诸现象，又出于

人力所能以上 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。凡所解释，今谓之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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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。神话大抵以一‘神格’为中枢，又推演为叙说，而于所

叙说之神，之事，又从而信仰敬畏之，于是歌颂其威灵，致

美于坛庙，久而愈进，文物遂繁。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，

美术所由起，且实为文章之渊源。惟神话虽生文章，而诗人

则为神话之仇敌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，每不免有所粉饰，失

其本来，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，以存留，然亦因之而改

易， 想而销歇也。如天地开辟之说，在中国所留遗者

较高，而初民 迨神话演进，则之本色不可见，即其例矣。⋯⋯

为中枢者渐进于人性，凡所叙述，今谓之传说。传说之所道，

或为神性之人，或为古英雄，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，

而由于天授，或有天相者，简狄吞燕卵而生商，刘媪得交龙

而孕季，皆其例也。（”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

卷第 页 ）

远古神话的魅力与份量就在于鲁迅所指出的这种原始先

维逻辑所产生民基于其思 的“信仰敬畏”，所以，诗人的“粉

饰”要导致那种体现着初民本色的神话改易、销歇；而且，还

可以依鲁迅的揭示作进一步的分析 帝喾的妃子简狄吞下燕

子蛋而生下契，他后来成为商族的祖先的神话，与汉高祖刘

邦作了皇帝后传出来的其母与龙相交而怀孕的传说，在实质

上并不完全一样。前者是真正的神话。在远古时候正如周作

人所说：“现代的文明人觉得怪诞的故事，在它发生的时地，

正与社会上的思想制度相调和，并不觉得什么不合。譬如人

兽通婚，似乎是背谬的思想，但在相信人物皆精灵，能互易

形体的社会里，当然不以为奇了。”（周作人《神话与传说》

《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 页）所以简狄吞下去的是燕卵而非

龙蛋，是自然的信仰而非有意抬高身份的夸耀；而当龙成为

， 已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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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命天子的象征后，传说刘母与龙相交而生刘邦的故事，就

不再是质朴的神话而是骗人的鬼话了。神话，虽然幼稚，却

决不是作伪的产物。

人类文明体现于精神生产的这第一片曙光，虽然无法与

人类成熟后思维逻辑那种如日中天的明晰强烈相比较，但在

它本身的朦胧迷离、五色变幻中，却自有其并不可等闲视之

的内涵与品味，不是可以简单地用“幼稚”一词而一笑了之

的。今天的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，用上了航天飞机，电脑的

精确、严密与高速将人类带入了信息时代，神话却仍然存活

在老祖母讲述给小孙子的故事中，存活在从中学到大学的文

学课教材上，存活在从哲学到语言学等各个门类的研究者的

论著中，甚至存活在“阿波罗”这样的最现代化的宇宙飞行

器的命名之上！

事实上，神话不仅仅是人类童年文化的历史记载，更是

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有着久远持续力的心理一文化现象。神

话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，并伴随着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地创

造与发展。它是远古先民对自然及自身的文化现象进行理解

与想象的产物。远古人民结群而居，创造了原始工具、木刻

符号、图画文字、原始的音乐与舞蹈，同时也创造了原始神

话。原始先民在认识世界、认识自身、把握自己与世间万物

的关系，无论是物质生产，还是人 想、精神、意识的发育思

都处于一个原始而 它在整体上以“误又富于诗意的阶段，

解”、类比联想、创造性幻想的心理模式来认识、把握世界与

人类自身。这里面自然不乏蒙昧，但更显示了先民们可惊叹

的想象力和创造性。

有一个叫做“遂明国”的地方，不见天日，没有昼夜，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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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里有一棵火树叫做“遂木”，树形 龙盘屈，占地万顷。有

叫做“鴞”的鸟，一啄树就灿然火出。圣人看到了这种情景，

心中忽有所感，于是就取下树上的树枝来钻火。他就被称作

“燧人氏”。

火的起源总是世界各民族神话中的一个重要主题，中国

古代神话中有这个“燧人氏钻木取火（”《拾遗记》古本），希

腊神话中有“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”，它们都不是对人类如

何发明使用火的这个历史问题的科学回答，但是，它们却为

我们留下了一幅极为生动、寓意深远的图画，一幅原始先民

们在远古时代围坐在篝火旁讲述火的由来的图画。对于已经

掌握和尚未掌握的周围世界中的一切，原始先民们正在用自

己在那个水准上的全部智慧来说明、来理解。

“华胥氏之国，在龠州之西，台州之北，不知斯（距）齐

国几千里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，神游而已。其国无帅长，自

然而已；其民无嗜好，自然而已。不知乐生，不知恶死，故

无夭殇；不知亲已，不知疏物，故无爱憎；不知背逆，不知

向顺，故无利害。都无所爱憎，都无所畏忌，入水不溺，入

火不热，斫挞无伤痛，指挞无肖痒，乘空如履实，寝虚若处

林，云雾不硋其视，雷霆不乱其听，美恶不滑其心，山谷不

踬其步，神行而已。（”《列 黄帝篇子

“西南黑水之闲，有都广之野，盖天下之中。援有膏菽

膏稻、膏黍、膏稷，百谷自生，冬夏播琴。鸾鸟自歌，凤鸟

自舞，灵寿实华，草木所聚。援有百兽，相群援处。此草也，

冬夏不死。（”《山海经 海内经

中华民族的原始先民，将自己对人生的信念、自己对生

活的希冀、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获得的那种理想的生存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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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转化为仿佛是亲眼目睹般的自我幻想。他们用这种幻想

来表现他们理解这个世界的种种“可能有”和“应该有”，在

做这种幻想的时候，他们的感情是那样的投入，他们的形象

创造能力是那样自由而又合乎人类需要地展开运用，实在是

令后人深深地感受到了体现在我们先民身上那种刚刚萌生却

又十分强烈的人类自我意识和把握整个世界的内在意愿。

所以，神话的美学价值、历史价值与认识作用密切相连，

它是了解人类童年生活和心理的钥匙，它对研究古代社会生

活、婚姻家庭、原始宗教、风俗习惯，都有重要参考价值。到

了后来的阶段，原始的蒙昧业已大大减少，而优美的诗意却

永久地留存了下来，人类的祖先体现于此的历史性存在永远

留存了下来。人类进入了自身的成熟期后，严格意义上的神

话不可能再产生，但神话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历史现象却不

会被忘却，不会遭到冷漠，人类不但从神话来了解自己的以

往，而且从神话来理解今天的自身。所以，神话不死，能够

具有马克思所赞叹的“永恒魅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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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世代相传的民族之魂

神话究竟是怎样产生的，这有多种不同的说法，而且每

一种说法都有其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。从神话得以产生的整

个社会文化背景来看，有人将神话与人类的劳动生产状况相

联系，有人将神话与巫术、原始宗教相联系，有的将它与人

类的审美天性结合起来，也有人将神话与早期人类解说自身

的存在发展、自身的社会性联系的愿望相连，这就把神话与

历史、伦理的背景结合起来了。在各个不同角度、不同层面

对神话的考察研究中，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特定的心理状态

形成了产生神话的契机。物质的、精神的、历史的、伦理的

背景要通过特定的心理状态才能导引出神话，而这种心理状

态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惊奇求解的状态。进一步分析起来，这

种惊奇求解的心理状态包括两个方面：一个方面是对周围自

然界的一切要找出答案，另一方面则是对业已形成的人类自

身的一切、对人类社会在当时业已达到的组织水平也要进行

说明。这样，原始先民就创造出了创世神话、英雄神话、始

示了他们不同思祖神话、自然物神话等显 考焦点的神话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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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神话本身的想象和幻想的特点，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。

从神话产生的心理原因来看，我们完全可以合符逻辑地

想象，处于原始阶段的先民，最初所能产生的关于周围世界、

关于自身的观念必然是充满了神灵和魔力的：为什么会有风

雨雷电？为什么会有白天黑夜？为什么会有春夏秋冬？为什

么会有太阳月亮的出没晴晦？为什么会有汹涌滔天的洪水泛

滥和熊熊燃烧的森林大火？为什么会有结群而居的人类？为

什么会有这些大家都得遵守的共同准则？⋯⋯所有这些，无

疑都会给先民们以惊咤莫名的感觉，给他们以神奇难解的感

觉。他们当然不可能用科学的道理来解说，但感觉到其中必

有原因，而且他们必然要尽自己所有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来找

出这些原因，来求得一个合理的，能使自己满意的解释。于

是，一种“万物有灵论”就会极为自然地萌生，成为原始人

们虔诚而且富有灵性的世界观、宇宙观。他们将太阳月亮、风

雨雷电、高山大海一直到树木花草、鸟兽虫鱼等等动物植物

都赋以了神性，将人类的诞生、人类社会的出现及组织解说

为神灵的创造与旨意，甚至会把自己的幻觉与梦境也真实地

理解为神的存在与作用，并且把这些神本身的存在和神的显

示用他们的联想律构成相互关联的序列和体系，而人、人的

存在和发展则成为这个万物有灵世界中的轴心和主角。

原始先民孕育神话的心态并不是后世人们从事文艺创作

的那种业已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为单纯精神生产的心理状态，

后世不管多么严肃的作家，抱着多么强的“干预生活”的目

的，他总是意识着自己是在“写作”的；而在郑重其事、极

为严肃地“编织”着神话时，原始先民却是在真实的、圆满

地再现自己的历史、自身的由来、自己童年的存在，丝毫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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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为自己是在想象性地“创作”。这与我们今天也把神话视为

人类“童年”的产物不同，不是成年人居高临下地看待儿童

的童话，而是儿童认真地叙说着自己的往事，解说着自己的

童年。所以，原始生活中的神话，并不是原始先民单纯的文

学创作，它的性质与功能要远远大于后世的文学。它是原始

先民把握这个世界的一种综合性的方式，而且是一种实践性

的方式，在原始生活中发挥着活跃的社会功能。从原始神话

的存在状态来看，它最初的形式不可能是文字的，而只可能

是语言的，而且，它既是语言的，又是超语言的，它要与手

势、舞蹈、仪式、歌咏、甚至装饰、绘画、雕塑等原始人精

神活动的其他方式浑融一体。

谈到中国的神话，人们一个似乎已毋须再来讨论的印象

就是它的相对贫乏。的确，与完全是创造了一个神的世界的

古希腊罗马神话相比，在数量和系统性上，中国古代神话都

显得颇有差距，这是一些严肃的神话研究者都指出过的。鲁

迅 《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》第一讲《从神话到神仙传》中说：

“中国古代的神话材料很少，所有者，只是些片断的、没有长

篇的，而且似乎也并非后来散亡，是本来的少有。”茅盾的

《神话研究》也认为“：中国神话之系统的记述，是古籍中所

没有的；我们只有若干零碎材料，足以表现中国的神话原来

也是伟大美丽而已。”

考察中国神话的基本状况，人们一般的那种量少而残破

的印象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不能不承认，汉民族的神话在上古

时期未能得到整理，大都亡佚，那些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的

神话，其面目又大都有程度不同的改造，这是一个容不得盲

目自大的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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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神话流传到今天，现存的各种神话材料主要是

文字的和仍是口头流传的，另外在美术造型的古代作品也可

以窥见一二。所有这些，都只可能是远古时代那种口传（并

伴之以其他方式）神话宝藏的极少一部分。这是古代神话流

传历史中势必损耗的一个方面。神话的残缺、湮灭、无论是

文字、口头，还是物质形式的存在，都是不可避免的。另一

方面，留存下来的这一小部分，又经过后人的改造与润饰，打

上了不同时期的各色印记。作为文字材料 这种改造和润饰

大都发生于理性之光已经初露的文字记载时期，作为口传神

话，这类增删改动则在随时进行之中。所以，各种神话材料

都必然是历史的，它们不可能避开漫长岁月不断打在身上的

印。然而，在中国各种种烙 少数民族中间却以口传形式保存

和传承了不少神话和富有神话成分的英雄史诗（它们的整理

出版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），这是中国古化文化和文明的一个

有机构成部分，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更富有“原生态”的一

部分。所以，我们谈论“中国神话”，它无疑应该是一个集合

性的概念，既包括汉民族神话，又包括各少数民族神话；既

包括古代典籍中的书面记载，又包括民间口传神话。在远古

时代，先民们正是以这种严肃的叙说来展现自己的民族之魂，

来保存自己的民族之根。

早在上古时代，中国各民族的祖先就开始了他们的生存

劳作，中原黄河流域的夏族、东部淮河流域的东夷、南方长

江流域的三苗，以及西北的氐羌、大漠南北的荤粥（山戎、猃

狁）等都是古老历史文化的参与者。少数民族的神话，有的

记录在民族历史典籍中，如《东巴经》、《西南彝志》、《蒙古

秘史》等中，更多的则在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流传，保存于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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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民族的记忆之中。少数民族神话以开辟神话、民族起源神

话、洪水神话、日月神话、动植物起源神话为多。

比如《后汉书 南蛮传》中所记关于蛮夷的祖先的传说，

这是西南民族最古且最重要的一个人祖神话：

“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，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。乃访募

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，赐黄金千镒，邑万家，又

妻以少女。时帝有畜狗，其毛五采，名曰盘瓠。（李贤注引

《魏略》曰：‘高辛氏有老妇，居王室，得耳疾，挑之乃得物，

大如茧，妇人盛瓠中，复之以盘，俄顷化为犬，其文五色，因

名盘瓠。’）下令之后，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。群臣怪而诊之，

乃吴将军首也。帝大喜，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，又无封爵

之道，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。女闻之，以为帝皇下令，不可

违信，因请行。帝不得已，乃以女配盘瓠。盘瓠得女，负而

走入南山，止石室中。所处险绝，人迹不至。⋯⋯帝悲思之，

遣使寻求，辄遇风雨震晦，使者不得进。经三年，生子一十

六男六女。盘瓠死后，因自相夫妻，织绩二人， 木皮染以草

好五色衣服，制裁皆有尾形。其母后归以状实， 白帝。于是

使迎致诸子，衣裳斑兰，语言侏离（李贤注：侏离，蛮夷语

声也。）好入山壑，不乐卑旷。帝顺其意，赐以名山广泽，其

后滋漫，号曰蛮夷。”

在神话信仰中，人们并不忌讳自己的祖先是动物，这自

然是动物图腾的遗风。流传至后来，被记载于书面的汉民族

神话，往往用理性化的态度处理这一点，但在少数民族神话

中，却保持了这类神话原貌。尽管这个故事是出于汉人的记

载，所以有不少汉人的传说的添附，如高辛氏、宫中老妇、吴

将军等，但毕竟保存了瑶族在民族起源问题上所遗留的这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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